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朴红 

提要提要：将中国与日本的农村家庭与家产作以比较是很有意义的。日本的

家 (ie) 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目，它由家名、家产、家业、家格和祖先祭祀等

诸要素构成。日本的家产具有排他性 ( 由长子单独继承 ) 和永续性的特点；

中国的家 (jia) 以直系血缘关系的延续为主要目的，作为经济支撑的家庭财

产，原则上在兄弟间均分继承。不过，在本文所举的中国 ( 江村第 13 组 )
事例里，却有着类似于日本 ( 长野县小县郡 K 家 ) 家产的特点。比如，20
世纪 70 年代，很多多子家庭，保留一子继承家产，其他儿子入赘他家，

这样避免了分家。表面上看，这种制度形似日本的家产制度，但两者之间

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。本文以江村为例，把焦点放在作为居住单位同时

又是家产的房屋上，从历史角度分析苏南农村家庭与财产的变化过程。近

100 年来江村的房屋变迁表明，家产分割是有限的；由于个体家庭经济积

累的增长，家产也不断增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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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前言

在日本和中国，小农经济早已有之。作为承载小农经济的社会与经

济组织，在这两个国家却有不同的体现形式。在日本，体现为以地缘组

织为中心的村落共同体，在中国则体现为由血缘关系结合成的同族集团

(Nakamura 2000)。另一方面，如费孝通所指出的那样，以集镇为核心的经

济网络对于中国小农经济也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 ( 费孝通 2002)。

因此，在日本和中国，小农家庭的构成原理是不同的，并且随着家族

的扩大，家产的继承方式也大不相同。本文先就两国间的家族、家产和继

承的概念作以比较，之后介绍日本的事例，接着以江村为例，分析包括继

承在内的家族分化的过程，进而把握中国苏南农村一个世纪的小农家族的

变迁。

一、家族与家产：日本和中国的比较一、家族与家产：日本和中国的比较

( 一一 ) 日本的家的继承日本的家的继承

在日本，小农经济在近世 ( 江户时代 ) 早期，即 17 世纪中期就已经实

现了。在这个时期，武士与农民无论在身份上，还是在居住空间上 , 都已

明确地划分开来。武士居住在城市里，农民居住在乡村，地租以 “ 村 ”( 日

语称为 “mura”) 为单位，按照农民的共同责任制的方式交纳给幕藩。以缴

纳地租为前提，mura 的自治 ( 司法、行政和裁判权 ) 在一定的范围内得到

了幕藩的承认 ,“ 自治村落 ” 由此形成。

在江户时代以前，农民是受同族集团支配的；到了江户时代 (1603-

1868 年 )，农民中的一部分人逐渐自立变为 “ 本百姓 ”( 日语称为 “Hon-

byakushou”, 是指拥有土地使用权，并在幕藩的土地帐册上登记注册，按规

定通过 mura 缴纳租税给幕藩的农民 )，并成为 mura 的正规成员，在 mura

内部具有相互平等的地位。由此，在江户时代，“ 本百姓 ” 的小农经济得

到确立，他们原本承包的幕藩的土地，开始被视为是他们的家 (ie) 的家产，

他们的家名、家业、家格 (ie 的社会地位 ) 以及祖先祭祀权由一子单独继

承，并作为惯行被固定了下来 (Sekiguchi 1989; Okama 2009)。

家产是 ie 得以存续的物质条件，一子继承在一般情况下是由长子完成

的；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，由次子以下或女婿 ( 非血缘关系 ) 继承的事

例也时有发生。因此，祖先祭祀权是不受血统关系左右的。这一点与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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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情况大不相同 (Nakane 1987)。另一方面，家长虽说在 ie 中具有绝对的权

限，但如果家长危害了 ie 的利益，就有可能遭到家族成员的排斥，还有可

能遭到 mura 的干涉。

总之，日本近代的 ie 追求的是永世存续，这主要是指两个方面：一是

家名和家业，家族成员的抚养监督，祖先的祭祀，祖坟的维护，作为 ie 的

身分的家格；二是家产，即 ie 的财产。

进入现代社会以后，明治民法的制定，强化了户主权，重组了行政

组织，mura 作为一种习俗被维持了下来。家长和 mura 作为历代政府向农

村渗透政策的工具，起到了极大的作用。家产作为以家长为主导地位的 ie

制度的根干也被保留了下来。关于家产的积累和繁荣过程，在《门和仓》

(Wada 1972-74, 记录了家名的繁荣和作为家产的土地的积累过程 ) 这部小

说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反映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民主化过程中，明

治民法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修改，均分继承制得到了确立。然而，作为惯

行的一子继承制，除了农地被财产化的地区以外，至今仍占有支配性的地

位。mura 的职能虽然苟延残喘，但作为近年来拯救日本农业的旗手的 “ 村

落营农 ”，仍然倍受瞩目。如此看来，在日本，直到今天，农村家族与家

产仍是 mura 农业再生产的重要因素。否则，长期以来，就不可能维持 600

万公顷的农地和 600 万户的农户 ( 近几年有所减少 )1。

( 二二 ) 中国的中国的 “ 家系主义家系主义 ” 与财产继承与财产继承

与日本的情况相比，中国的家 (jia) 和家产就大不相同。在中国，至清

代为止，政府的政治统治停留到县级，在政府与广大农民阶层之间，由乡

绅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。在这种 “ 双轨政治 ”( 费孝通 1999) 之下，jia 无法

成为土地共同体的单位。也就是说，jia 不会像 ie 那样具有区域性的农业

再生产的要素，也不具有作为农业经营 ( 家业 ) 的永久性。换句话说，日

本的农村家族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目的，中国的家 (jia) 以直系血缘关系的延

续为主要目的，作为其经济支撑的家庭财产是极为重要的要素。

在家庭财产问题上，有着各种各样的争论，高永平以 “ 家系主义 ” 的

财产继承原则，解释这个问题 ( 高永平 2006；Shiga 1950)。这里所说的家

1 长子以外的男性成为佃农或从事打杂业。进入近代以后，在国内劳动力市场饱和的时期，

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作为移民 ( 国内移民到北海道，国外移民到朝鲜、满洲、夏威夷 - 北

美、南美 ) 从日本本土迁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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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是指，

“ 一个不与兄弟同居的成年男人和他的所有的连续单传的祖先以及

他的所有未成年的儿子 ( 或已成年但为独子 ) 所构成的男系血缘群体 ( 或

拟制的男性血缘群体 )”( 高永平 2006: 173)。

家系是宗祧继承和财产继承的惟一主体。当父亲是这个家系的家长

时，他自然有权力与外界就家产问题做出决策。但涉及到家产的继承问

题，那就不一样了。首先，如果是独生子，那么，由于父和子构成的群体

是一个家系 ( 法人团体 )，就不存在财产的让度行为。费孝通 (2002) 的江

村事例与此一致。但如果是多子继承的情况，就会出现分家的现象，一个

家庭在分家时有几个儿子就会产生几个新的家系 ( 家庭财产权利主体 )，父

亲不再有财产处分权，家产便根据儿子的人数被均分继承。从这里我们可

以知道，父亲作为家长曾经掌管的家产，无论多寡，在儿子们长大成人之

后 ( 一般是指结婚生子 )，被新的家系均分继承。

下面，我们以实例探讨日本的 ie 与中国的 jia 的不同，以及继承的本

质性区别。先介绍日本宗祧继承的情况 , 然后以江村的事例来介绍中国的

家和家产继承的特点。同时，我们也就中国的家族所包含的精神生活 1、日

常生活和生产安排的内容，在文中作一定程度的展现。

二、日本的家的继承：近代蚕种农户的事例介绍二、日本的家的继承：近代蚕种农户的事例介绍

为了与中国的 jia 的继承问题相比较，我们将援用长谷部的研究成果

(Hasebe 2009a)，通过了解宗祧继承的情况，来进一步明确日本的 ie 的概

念及其继承的多样性。

( 一一 ) 日本的家名、家业、家格和家产日本的家名、家业、家格和家产

在这里，我们介绍 18 世纪初至 19 世纪中期长野县一个农村家族 (K
家 ) 的事例。长野县上盐尻村是水旱田种植业与养蚕业都很发达的地区。

1727 年，K 家从本家 (Z 家 ) 分家 2 之后，经历了 140 年，期间有 7 个家长

进行了宗祧继承 ( 表 1)。K 家的家名是 “ 嘉平次 (Kaheiji)”，这个家名是代

1 在精神生活方面，祖先崇拜是主要的仪式，比如，在后述的江村事例中，No.14 家七月半

做 “ 鬼节 ” 时要摆两桌酒，一桌为自己的祖先置办，另一桌是为原来的邻居的祖先做的，

因为他们家用了人家的宅基地。
2 关于 K 家与本家 Z 的分家的情况不是很明了，见长谷部 (2009b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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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相传的，每一个家长在位期间都被称为 “ 嘉平次 ”，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

实名。

每个家长管理家业的年限如下：第 1 代家长为 37 年，最为长久；第

2 代为 27 年；第 3 代只有 7 年，因为他在 33 岁时就死亡，由他的弟弟作

为 “ 过渡家长 ” 管理了 14 年；第 4 代是第 3 代的儿子，家长在位期间长达

32 年，之后的第 5 代和第 6 代分别为 15 年和 17 年，比较短暂。从以下的

论述中可以知道，宗祧继承是在非常困难的状态之下进行的，其中的一个

重要原因就是极高的死亡率。从继承的形态上讲，第 1 代是在 60 岁，第 2
代是在 54 岁 ( 死亡是在 72 岁 ) 时隐居，将家长的位置让渡给下一代，而

余下的 4 人都是由于上一代的死亡而继承了家长的位置的。

那么，在这 140 年间家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？第 1 代于 1727 年从本

家分家，到了 1731 年继承了本家近一半的土地，成为 “ 本百姓 ”，其土地规

模在村里达到了中上层水平，并从 1740 年代末开始与本家一起经营起了蚕

种业。他们不仅自己制造蚕种纸，而且还大量买进，然后在当地及周边地区

进行销售。因此与养蚕农户建立了固定的买卖关系，而且也进行信用交易。

第 2 代继承了以上的业务，到了第 3 代扩大了蚕种业，之后的 “ 过渡

家长 ” 建立了蚕种商人合作社，并成为其中心人物。第 4 代家长以家的经

济实力为支撑，逐渐在村行政方面确立了重要的地位。




